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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昆歐遊打油詩
小盧浮宮１

烏菲齊美雙長廊，
壁畫雕塑人肖像。
文藝復興誕三杰，
陳列室裡人滿檔。

這個「散裝國家」
像是被一口氣吹倒了 

1958年2月1日敘利亞與埃及合併，成立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敘利亞把國家統治

權讓渡給埃及。

簽字儀式結束後，敘利亞總統舒克裡·古

瓦裡對埃及總統賈邁勒·阿卜杜拉·納賽爾說：

「我一下子感覺輕鬆了，你將發現敘利亞是

一個難以治理的國家，50％的敘利亞人認為

自己是領袖，25％的認為自己是先知，至少

10％的認為自己是真主安拉。」

據稱，納賽爾這樣回應：「你為何不早

說呢？」

這段對話，現在應該說給「沙姆解放組

織」領導人朱拉尼聽了。

「散裝的國家」
敘利亞是全球著名的文明古國，也是

人類文明的搖籃之一。敘利亞文明史可以追

溯到4000多年前，赫梯、亞述、巴比倫、埃

及、波斯、馬其頓、羅馬、塞琉古等古代帝

國都曾在這裡駐足。公元7世紀初伊斯蘭帝國

興起後，這裡又成為伊斯蘭文明的中心，法

蒂瑪王朝、塞爾柱帝國、阿尤布王朝、蒙古

帝國、馬木留克王朝都曾涉足大馬士革。

然而，人類進入現代社會後，同中東其

他伊斯蘭國家一樣，敘利亞在現代化的浪潮

中落伍了，甚至淪為動盪、落後的代名詞，

同其輝煌的歷史形成明顯反差。中東是全球

最動盪的地區，敘利亞又是中東政變最多的

國家。從1946 年敘利亞獨立到1970年哈菲茲·

阿薩德當選總統，短短24年時間敘利亞經歷

過 10 次政變。還有一種說法，這期間敘利亞

實際上發生過21次政變。排在第二位的伊拉

克，發生了4次政變，被遠遠甩在後面。

敘利亞動盪，是內因與外因相互疊加而

產生惡性循環的結果。

工業化和國族國家（nation state）被視

作現代化的兩大支柱，敘利亞在這兩個方面

都嚴重滯後。特別是在國族國家的建設進程

中，敘利亞迄今沒有成為實際意義上的現代

國族國家，缺乏具有強大凝聚力的國族文

化和強烈的國家認同，被稱為「散裝的國

家」。這是敘利亞動盪最主要的根源。

國族一般指這樣一個社會群體，基於共

同的血統、歷史傳承的領土、語言、宗教、

歷史記憶、政治制度等因素，不論這些共同

點是事實存在的還是虛構的。他們自認為形

成一個社會共同體：應當或已經擁有主權獨

立的國家。

近現代以來，同中東其他國家一樣，

在西方文明的裹挾下，敘利亞匆匆忙忙邁進

國族國家時代。薩拉德·阿扎米1999年在《阿

拉伯的夢想樂園》一書中說，在現代化的外

殼下，阿拉伯文化的內核仍然是部落、教派

和族群。在一個國家內部，宗教、部落、家

庭凌駕於國家認同之上，往往導致不同派別

之間的衝突、分裂，會削弱國家主權，威脅

國家穩定與繁榮。更重要的是，由於歷史原

因，敘利亞內部的宗教、部落，往往同其他

國家的宗教、部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形

成跨越國境的文化認同。在國家危難時期，

這種內外勾連的文化認同非常危險。

敘利亞不是一個成熟的國族國家，最典

型的體現就是1958年敘利亞與埃及的合併。

1946年敘利亞擺脫法國的委任統治，取得真

正的國家獨立。之前，敘利亞從來沒有作為

一個主權國家存在過，民眾對國家領土的認

知模糊。1918年奧斯曼帝國解體後，當地人

提到敘利亞時，指的是「大敘利亞」，包括

今天的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約旦，

甚至還有伊拉克西部的部分地區。敘利亞人

民、政黨對國族、國家的認同感不強，而是

普遍支持阿拉伯國族主義，渴望建立一個包

括所有阿拉伯人民的阿拉伯國家。

1950年5月通過的敘利亞新憲法明確提

出，敘利亞是阿拉伯國族的一部分，要努力

建立單一的阿拉伯國家。當時，敘利亞政府

處在混亂崩潰的邊緣，1949至1955年經歷過5

次領導人更迭，美國、蘇聯都在敘利亞扶植

自己的代理人。美國、英國組建了親西方的

「巴格達條約組織」，伊朗、伊拉克和土耳

其都是其成員，對敘利亞形成了包圍之勢。

當時，敘利亞議會中的阿拉伯復興黨

和共產黨，爭先恐後地巴結埃及領導人納賽

爾，想借納賽爾在阿拉伯世界的威信提升自

己在國內的影響，同時抵禦西方干涉。復興

黨的口號本來就是「同一個阿拉伯國族，同

一個使命」，主張所有阿拉伯人民建立一個

單一的阿拉伯國家，理念上更接近納賽爾的

思想。1957年，復興黨和共產黨都向納賽爾

提出敘利亞、埃及合併的建議，競相提供更

優惠的條件。當時敘利亞的真正權力掌握在

軍隊手中，復興黨和共產黨只是議會中的兩

個大黨，沒有實權，合併提議只是空頭支

票，並沒有人當真。

然而，敘利亞軍方很快開始介入合併

議題，熱情比兩個政黨還高，合併的前景變

得真實起來。1958年1月12日，敘利亞總參

謀長阿非夫·比茲裡率領13名高級軍官飛往開

羅，直奔納賽爾官邸商討合併事宜。在大馬

士革，代表團飛機離開後，敘利亞政府才獲

得消息。財政部長哈立德·阿茲姆在日記中寫

道：「如果納賽爾接受了這個提議，敘利亞

將會消失；如果他拒絕了，敘利亞軍隊將佔

領國家機關，推翻政府和議會。」

敘利亞政府慌忙派外交部長薩拉丁·比

塔爾趕到開羅，打探消息。沒想到薩拉丁·

比塔爾一到開羅就激動起來，搖身一變，作

為政府代表參加了談判。敘利亞黨、政、軍

代表齊聚開羅，將自己的國家拱手交給納賽

爾。面對天上掉餡餅的好事，納賽爾困惑不

解。儘管納賽爾一直鼓動阿拉伯國族主義，

但他的重點是阿拉伯團結，沒敢想國家合併

這麼激進的事情。何況，敘利亞和埃及並不

接壤，中間隔著以色列、巴勒斯坦，合併為

一個國家很難管理。最終，在利益、榮譽面

前，納賽爾順水推舟，順便提出了非常苛刻

的條件：敘利亞與埃及完全合併，解散敘利

亞政府、政黨，敘利亞軍隊接受埃及人指

揮。

納賽爾的合併方案剝奪了敘利亞復興

黨、軍隊的權力，但復興黨和軍隊的代表竟

然同意了。10天後，他們興高采烈地帶著納

賽爾的方案返回大馬士革。敘利亞政府主動

要求被埃及兼併，這在主權國家歷史上聞所

未聞。

正是因為內部缺乏凝聚力，才讓外部

國家的干涉有可乘之機。第一次世界大戰結

束後，法國獲得對敘利亞的托管權。法國首

先將黎巴嫩從敘利亞分離出去，以便在黎巴

嫩建立一個基督教國家。然後，法國又在敘

利亞境內實施分而治之的策略，一度將敘利

亞劃分為六個自治行政單位。法國支持庫爾

德、阿拉維等少數族群，制衡多數族群遜尼

派穆斯林。敘利亞獨立後，約旦國王阿卜杜

拉一世夢想建立由約旦、敘利亞、黎巴嫩和

巴勒斯坦組成的「大敘利亞」，由自己當國

王。但埃及反對約旦的計劃，兩國在敘利亞

國內支持不同的派別，介入敘利亞內鬥，敘

利亞國內的政治派別也遊走於埃及與約旦之

間。同時，美國和蘇聯也都插手敘利亞事

務，將敘利亞視為中東小冷戰的主戰場。

1949 年，美國策劃了敘利亞獨立後的第一次

政變。此後，政變在敘利亞政治中如同「家

常便飯」。

地雷紛紛引爆
1970年哈菲茲·阿薩德（老阿薩德）擔任

總統後，通過「糾正運動」，徹底改變了敘

利亞「習慣性政變」的局面，敘利亞進入長

期穩定時期。

阿薩德是如何穩定一個「散裝國家」的

呢？根據美國智庫蘭德公司的一項研究，老

阿薩德主要採取了三大措施。

其一，把關鍵職位分派給受信任的人，

他們主要來自阿薩德的家族、教派和族群。

軍事、情報和安全部門，全部由阿薩德家族

的阿拉維派成員親自掌控。20世紀80年代以

來，每一批敘利亞軍事院校的畢業生中，阿

拉維派佔據80％至85％，絕大多數軍隊指揮

官由阿拉維派擔任，而作為什葉派分支的阿

拉維派，實際上只佔敘利亞人口11％。

其二，拉攏遜尼派商人，權力和金錢結

盟，形成所謂的「軍商復合體」；政治精英

將政府合同轉交給商人，收取回扣，商人不

僅獲得合同，而且壟斷外匯、特許經營等利

潤豐厚的行業。

其三，建立多個平行、重疊的軍隊、情

報和安全部門，讓各個部門之間相互競爭，

總統分而治之，沒有一個強力部門有能力挑

戰總統。

老阿薩德將自己置於國家權力的中心

位置，政府、政黨都從屬於阿薩德的個人權

威，復興社會主義、伊斯蘭主義等意識形態

也隨之式微。據說，敘利亞政壇流傳一個經

典故事，當時的總理對總統的某個觀點表達

了異議，被哈菲茲總統瞪了一眼，結果心臟

病發作，送到貝魯特治療。這樣的傳聞背

後，反映的是一種特殊背景：敘利亞是靠老

阿薩德一個人凝聚、團結起來的。

2000年老阿薩德去世後，巴沙爾·阿薩德

（小阿薩德）繼承了總統職位，卻無法延續

老阿薩德的個人權威和魅力，敘利亞陷入危

機似乎不可避免。果然，2010年席捲中東的

「阿拉伯之春」波及敘利亞，敘利亞陷入內

戰。

這時，老阿薩德埋下的地雷紛紛引爆。

小阿薩德同樣不信任強力部門，讓各部門之

間相互制衡。當然，強力部門也不會忠誠

於國家、政府和小阿薩德本人。內戰一開

始，敘利亞軍隊、情報部門就有大批人「變

節」，組成反政府武裝，成為最初反對政府

的主力軍。老阿薩德挑動阿拉維派與遜尼派

之間的對立，以鞏固自己的基本盤，結果遜

尼派成為最早揭竿而起的族群，並成為最終

佔領大馬士革的反政府武裝。老阿薩德還打

擊伊斯蘭主義，以消滅一切有組織、有意識

形態的勢力，結果伊斯蘭反政府武裝成為最

有戰鬥力的反政府武裝。老阿薩德對庫爾德

人實施「阿拉伯化」，試圖消除庫爾德人的

民族特徵，結果庫爾德人尋求民族獨立。最

終，老阿薩德強勢之下所掩蓋的問題都浮出

水面。最多的時候，敘利亞境內有1500支反

政府武裝。

內戰爆發後，反政府武裝從四面八方圍

攻大馬士革，敘利亞政權危在旦夕，似乎要

步埃及、突尼斯、利比亞、也門政權更迭的

後塵。然而，敘利亞地處中東十字路口，戰

略位置非常重要，全球、地區大國都不願袖

手旁觀。長期以來，敘利亞是伊朗的盟友，

於是阿拉伯國家、以色列、美國都想藉機推

翻敘利亞政府，削弱伊朗的影響力。俄羅

斯、伊朗、黎巴嫩真主黨則基於相同的邏輯

起點，走向相反的方向，要全力保住敘利亞

政權。土耳其則擔心敘利亞境內的庫爾德人

和土耳其庫爾德人同頻共振，於是一邊出兵

敘利亞，一邊支持敘利亞反政府武裝。

國內族群矛盾、宗教對立、階級差異和

地區分立交織在一起，地區大國與全球性大

國支持敘利亞境內的不同反政府派別，極端

組織「伊斯蘭國」（IS）乘亂而起，在敘利

亞「建國封都」。敘利亞因其「散裝國家」

的特性，成為「阿拉伯之春」中最動盪的國

家。

在阿薩德政府搖搖欲墜之時，2015年9

月30日，俄羅斯出兵敘利亞，掌握了敘利亞

的制空權，伊朗和黎巴嫩真主黨派出地面部

隊，從空中和地面上幫助敘利亞，小阿薩德

終於扭轉局面，收復失地，控制了敘利亞

70％的領土。2020年，在土耳其、俄羅斯和

伊朗的斡旋之下，政府和反政府武裝達成停

火協議。敘利亞內戰雖然按下暫停鍵，但是

政治和解未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雙方都在

伺機而動。

這之後，表面上看，阿薩德政府處於有

利位置。美國、土耳其、海灣阿拉伯國家都

放棄將推動敘利亞政權更迭作為目標，阿拉

伯國家更是紛紛恢復同敘利亞的正常關係，

土耳其頻頻尋求同敘利亞政府談判，一度傳

出連美國都考慮解除對敘利亞的經濟制裁。

但後來的事實證明，機會的天平實際上傾向

了反政府武裝，因為內戰已經從物質、精神

上把阿薩德政府掏空了。

持續十餘年的內戰中，50萬人死於戰

火，1300萬人流離失所，其中650萬難民逃

到國外。據說，由於貨幣嚴重貶值，2024年

大馬士革大學教授的月收入只能折合20多美

元，不少民眾的月收入甚至只有區區5美元。

2024年11月27日，以「沙姆解放組織」

為首的反對派發起反攻，短短12天時間就推

翻了執政54年的阿薩德家族，敘利亞政府、

軍隊像是「被一口氣就吹倒了」。阿薩德政

府成為中東最後一個被推翻的共和制強人政

府。

目前，敘利亞已經進入權力過渡階段，

「沙姆解放組織」領導人朱拉尼承諾，願與

國內各派別、全球各國合作，建立一個具有

包容性、代表性的政府，似乎百年悲情的敘

利亞看到了新的希望。然而，在中東，權力

轉移很少能夠和平進行。2011年利比亞總統

卡扎菲下台，迄今利比亞仍然處於內戰狀

態；2003年伊拉克總統薩達姆被推翻，伊拉

克也經歷殘酷的長期內戰；也門總統薩利赫

2012年被迫辭職，也門今天也在內戰之中。

鑒於其國家特性，敘利亞成為例外的可

能性較小。半個多世紀前敘利亞總統和埃及

總統的對話，如今成為擺在朱拉尼面前的現

實命題。

12月6日，敘利亞第二大城市阿勒頗。


